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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国务院新闻办发
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
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
皮书。其中第一章“南海诸岛是
中国固有领土”的第一节“中国对
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
的”，就对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

《更路簿》，以独立段落进行阐释。
白皮书指出：明清时期形成

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来于中
国大陆沿海地区和南海诸岛之间
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
本流传并沿用至今；记录了中国
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
发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
诸岛的命名。其中对南沙群岛
岛、礁、滩、沙的命名至少有70余
处，有的用罗盘方位命名，如丑未
（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
有的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
礁）、墨瓜线（南屏礁）；有的用岛
礁形状命名，如鸟串（仙娥礁）、双
担（信义礁）；有的用某种实物命
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
（景宏岛）；有的以水道命名，如六
门沙（六门礁）。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
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
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
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更
路簿》就是这一论断的历史证据
之一。

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祖宗海”耕海牧渔，遍踏万里波涛，用生命与汗水写就这部“南海天书”

《更路簿》，南海主权宣言书

连天碧海向远方无
限延伸，雪白海鸟在空中
自由翱翔……南海的美，
迷醉人心。

1948年 11月，琼海
市潭门镇草塘村的苏承
芬尚是一个 13 岁的少
年，这是他第一次随父亲
出海，第一次那么深切地
感受到，为什么父辈对这
片深蓝如此痴迷，将她唤
作“祖宗海”，当成“责任
田”。

担任船长的父亲在
海上作业之余，一直在记
录完善一本薄薄的《更路
簿》。时光流转，已过耄
耋之年的苏承芬仍然保
存着从父亲手里接过来
的《更路簿》，在他的精心
收藏下，一条条航线、一
个个岛礁，航行时的季
节、风向、水流、云色等等
记录仍然清晰可见。

但他没有想到的
是，原本只是为做一个
念想的《更路簿》，竟在
航海技术日新月异的今
天重回人们的视野，甚
至突显出比最初作为航
海工具书更为重要的价
值——佐证了南海诸岛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
土，也强调了中国在“海
上丝绸之路”中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

在没有任何现代设备的当时，
能够形成如此系统的航海指南，我
们有理由相信，为何学界将《更路
簿》称作“南海天书”。可以说，正是
有了这部“南海天书”的指引，世世
代代海南渔民方可以来去自如地耕
耘这片蓝色国土。

仅以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
《更路簿》为例，其中记载了17条西
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
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
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
中心。其他《更路簿》也充分反映，
海南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
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

而且，从这些线路来看，西沙、
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
渔民的传统渔场，渔场保留的作业

生活痕迹足以作为海南渔民世代经
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更路簿》不
仅在当时具有无可替代的指航作用，
也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
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就与记
者谈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
域主权和管辖权的确立，植根于
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奠基于中国
人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的辛勤耕耘和
和平利用。大量史籍和舆图，向世
人提供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
排他性历史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
只有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
附近海域行使了完整的主权。

他还认为，“南海诸岛上传统渔
场的存在说明，海南渔民行船上岛
不是蜻蜓点水式来了就走，而是长

期地、持续地在这里生产作业，并且
为这些岛礁命名，慢慢建设起了赖
以生存的家园。”

现存于世的《更路簿》记录了南
海海域的100处地名，其中大多以
海南方言命名。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些海南渔
民命名的岛礁附近，近年来出土了大
量陆上、水下遗存，在永兴岛、石岛、
赵述岛、南岛以及北岛等地，还发现
了14座明清两代建筑的小庙，在南
沙群岛也发现有‘兄弟公庙’多所，以
及天王庙等遗迹。”海南大学教授周
伟民认为，这些证据也说明了，我国
人民早已在南海诸岛长期居住。

一本薄薄的《更路簿》汇聚了千
年波涛，它身上的每一条“航海密
码”都指向着：我国之于南海诸岛的
主权不容辩驳。

“不可辩驳的主权”|《更路簿》确证南海是中国“祖宗海”

“让活化石醒过来”| 各界联动保护研究传承《更路簿》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昔日的海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
冲；今天的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
略支点。加强《更路簿》研究已成为海南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年
来，围绕《更路簿》的研究和传承形成一门新
的学科——“更路簿学”的呼声越来越高。

日前，海南日报记者赶赴北京，对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
所长李国强进行了专访。谈及创建“更路
簿学”，他坦言呼声虽然很高，但学界仍需
冷静思考，我们离“更路簿学”还有多远？

李国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和研
究《更路簿》。20多年的研究经历告诉他：对
《更路簿》的研究愈发深入，其中的价值也就愈
发凸显。他认为，随着社会对《更路簿》的关注
越来越多，学界对《更路簿》的研究也日趋深
入、成果也不断涌现，但总的来说，仍然存在不
少空白点，创新和突破的力度也还远远不够。

他认为，《更路簿》不仅是论证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强有力佐
证，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更路簿》本身也蕴
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价值。

比如现存的《更路簿》中记录了200多条
航路。细细研读这些航路会发现，我国古代
渔民非常智慧地绕开了海底暗礁，确保了在
航行安全的情况下能够较快到达鱼类丰富的
海区。这种做法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是没
有记录的。又比如，在对《更路簿》的“更”进
行解读时可以看到，海南渔民用“更”所记录
的航行时间误差很小，而这种航行的技术、能
力与手段，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也都不具
备。其中透露的历史信息，可以从一个侧面
反映我国当时的航海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对进步，我国渔民也就具备了长期和平利
用南海的条件和优势。

“《更路簿》的研究如火如荼，但需要提醒
的是，要构建‘更路簿学’，学界就不能为了迎
合热点，再做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工作了，
必须从理论研究本身出发，遵循学术规律、潜
心开展研究、实事求是地发表观点。”李国强
建议，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相关专家学者
不妨将视线放低、放宽、放远，扎扎实实、辛勤
耕耘、勇于开拓、创新思路，把《更路簿》研究
不断引向深入，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比如，可以“跳出南海”研究《更路簿》，即
从东南沿海省份渔民持有的相似航海指南的
手抄本中寻找异同，谋求突破；可以“走近渔
民”研究《更路簿》，因为其来自于民间最终也
将服务于百姓，渔民是最有发言权的；可以“强
强联手”研究《更路簿》，即不同学科专家可从
政治学、法学、气象学等方面对《更路簿》进行
全方位解读，最终使其形成全面立体的学科。

李国强说：“创建‘更路簿学’很有必
要，但这不是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我们
的研究应该推动《更路簿》成为南海维权的
重要历史证据，并且助力海南强省乃至中
国海洋强国之建设，以优秀的南海海洋文
化为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

我们离“更路簿学”
还有多远

专家访谈

沉寂多年，《更路簿》终于浮出
历史深海走到人们面前。

一枚石子激起千层浪——
2008 年 6月，《南海航道更路经》
（类别：民俗，编号X-120）经国务
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指定琼海市文化馆、文
昌市文化馆为该项目保护单位，海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项
目业务指导单位。

申遗成功的消息，让长年关注
《更路簿》的人们犹如注入一针强心
剂，那么申遗成功之后，这些项目保
护单位、项目业务指导单位又为“让
活化石醒过来”做了哪些工作呢？

记者了解到，琼海市文化馆作
为“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的保护
单位，组织撰写的“南海航道更路
经”系列书籍——《南海航道更路
经和〈更路簿〉》（上中下）三册已经
完成，并通过有关专家评审，目前正
在推进出版事宜。

通过多方收集整理，该文化馆
目前收集的实物有潭门渔民出海所
需要的更路簿加航海图一套，古船

2艘，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节日民
俗用品等实物61件，并在潭门镇建
立了《更路簿》（潭门）展厅，展览收
集到的实物和资料。

该文化馆还于2015年11月举
办了一期主题为“重走海上丝绸之
路 传承南海传统文化”的赴三沙市

“南海航道更路经”实地传习活动。
而文昌市文化馆一直在开展普

查、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完善非遗
档案，在多次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收
集到南海航海地图12幅、《更路簿》
手抄本2本、航海信号灯1盏、航海
酒壶1个、航海木碳火炉1件、更罗
盘2件等等。

为了让《更路簿》文化走进寻常
百姓家，该文化馆于 2014 年至
2015年间，共举办“南海航道更路
经”图片巡展17场，遍及全市各乡
镇；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还编印《南海
航道更路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等宣传画册进行宣传。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非遗部主任陈佩透露，根据省文
体厅关于拍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字资料片工作布署要求，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牵
头单位，已在2013年、2014年分别
与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及相
关拍摄单位签订协议，拍摄制作时长
为30分钟的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经》
数字资料片，计划今年8月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界研究
的不断深入，李国强、周伟民等专家
学者都有提出，加强《更路簿》研究
已成为海南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研究课题。可以从法学、
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地
质学、水文学、气象学等学科入手，
推动《更路簿》的研究和传承形成一
门新的学科——“更路簿学”。

曾经深潜于历史深海的《更路
簿》，不再仅仅是老船长枕边的“护
身符”，也不再仅仅是海南渔民手中
的“传家宝”。它们以古朴而崭新的
面貌走到世人面前，用任何国际强
权、舆论欺骗、政治谎言都不能磨灭
的事实说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便
是中国的领土！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

南海风云难测，不是一句警告
那么简单。这条黄金海道，古来有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是海上
航行特别危险的地带。在潭门渔民
当中流传着一句古语——“自古行
船半条命”，他们甚至把每年农历十
月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出海的120天
称作“120个灾难”。

渔民卢裕永讲起沉重的往事：
他的祖父卢家万于1948年遇难，尸
沉南沙附近海域；大伯卢传民于
1952 年遇难，尸骨埋在西沙晋卿
岛；哥哥卢裕洪于1996年遭遇台
风，全船18名船员无一能从南沙回
到亲人的身边……

80多岁的老船长许书琳还清

晰地记得，12岁那年出海，突然袭
击的台风把渔船一把掀翻。当时
73岁的爷爷年迈体弱，不堪海水的
浸泡，永远地沉向了深海，而许书琳
则是抱着一只竹筐顺风漂流多日，
才被人救了起来。

天灾难以避免，人祸亦重重。
时隔半个多世纪，86岁的渔民黄家
礼仍然心有余悸。1950年立冬后，
他与同村人驾船出海，刚刚抵达西
沙北礁附近海面，就遇到了大约10
只坐满海盗的“小划子”将渔船团团
围住索要粮食。情急之下，黄家礼
等人在铁桶里点燃了一挂本想在春
节期间燃放的鞭炮，把误以为船上
有枪的海盗吓跑。

船长已逝，但他们用生命书写
的《更路簿》却一代又一代留了下
来。查看现存于世的《更路簿》，它
们对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线路，
途中所见岛屿、暗礁，相关海域的海
流速度，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
气变化等重要规律，都作出了仔细
的记录，并且误差极小。

“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
“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家有
《更路簿》，能当好船长”……在海南
岛东海岸，特别是文昌市东郊镇、铺
前镇、清澜港，琼海市潭门镇一带所
流传的这些南海航行的谚语，无不
凸显出《更路簿》在老渔民心中的神
圣地位。

“多少海上传奇事”|《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的“命根子”

新闻链接

一本泛黄的《更路簿》藏本。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展出的
《更路簿》。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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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